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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自2011年成立，至
今已有十年。回首十年路，郁郁满芳华。
这十年，是淮剧人披荆斩棘的十年，是

顽强拼搏的十年，亦是收获硕果的十年。
2019年，在中心坚持不懈的调解和争取下，
剧团终于得以重返阔别已久的威海路原址，
并顺利完成区域内基础建设的规划和修缮
工程。目前，排练厅、筱文艳演艺厅、录音室
等均已发挥专业业务功能，硬件设施大幅提
高，更好地为淮剧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在
上级单位的政策指引与精准扶持下，淮剧团
充分感受到“一团一策”文艺院团改革所带
来的创新与发展，完成了事业单位性质从差
额转为全额的成功转型。
近年来，剧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全面小康、建党百年
等关键历史节点，紧密围绕“中国梦”、“爱国
主义”、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上海特色题
材、文化“走出去”等主题，创作完成了《武训
先生》《浦东人家》《闯上海》《寒梅》等一批优
秀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电影《党的女儿》
一经上映反响热烈。同年，上海淮剧团将其
率先搬上了舞台，由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
文艳饰演的寒梅一角至今仍是淮剧舞台上
的经典。2020年初，上海淮剧团便启动对
《寒梅》的剧本研发、创作。2021年，上海淮

剧团推出了都市新淮剧《寒梅》，它有着63年
的深厚底蕴，经历过三个时代的转型创新。
而此次的《寒梅》，是罗怀臻在1991年版本基
础上的一次全新改写，也是他对红色革命题
材戏曲在当下舞台演出语境中创作的一次
深入思考和文本呈现。
剧团坚持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立足上海

面向长三角，积极开拓市场，培育观众，并相
继参加了由中心牵头的主题实践活动、国际
艺术节交易展、长三角文博会、中国小剧场
戏曲展演等,广泛拓展海外影响力，带领淮剧

走出国门。此外，在中心的引荐助力下，剧
团获得与广播、电视、纸媒及新媒体更多的
合作机会，充分利用互联网+理念，加强与观
众的互动和沟通，创建新型淮剧观演模式。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

上海淮剧团十分重视青年演员的培养与发
展，通过集训和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他们
提高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淮剧学馆制青
年演员汇报演出就是上海淮剧团策划以青
年演员为主体的演出，建立“淮剧学馆制”的
同时也制定了一个青年演员的“五年规划”，
由淮剧及京昆名家亲自示范，开展了身段指
导、程式规范、声腔训练等一系列教学活动，
一年一出大戏排演，让青年演员“以演代
训”，增加舞台实践机会和面向新老观众的
展示机会。
接下来，上海淮剧团将继续紧跟戏曲中

心的步伐，踔厉奋发，
迎接下一个更加灿烂
辉煌的十年。

龚孝雄

笃行致远谱新章

古人对动物多是有褒有贬，比如对首屈一指的宠
物——狗，就贬得厉害。说画得不好，叫画虎类犬；说
名不副实，叫土鸡瓦犬；说逃跑，叫丧家之犬；说孩子不
怎么好，叫犬子。其实古人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
事物无不有二重性嘛！怎么能只宠不贬呢？

不过古人对鹤的态度就有点缺乏两
点论。说骨质好，叫鹤骨龙筋；说声音
好，叫鹤鸣九皋；说隐居生活好，叫鹤子
梅妻；把做坏事，称为烧琴煮鹤，把违背
常理叫断鹤续凫。不仅如此，更有甚者，
说鹤能活360岁，称“鹤寿千岁”、“湿地
之神”。清代绣有鹤的服饰只有一品官
才可穿，二品的不能碰。鹤是可爱的大
鸟，中国的《古今注》、《史记》，西方的
《圣经》，还有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鹤。
但是如果把鹤神化就不好了。鹤哪里
能活千年？生物学家说，鹤的寿命不过
二三十年。怎么可以把“衣分三色，十
分九等”扯到鹤的身上？爱鹤好鹤没

错，如果像卫懿公那样为了好鹤，连朝政也不理，因好
鹤而亡国就不好了。
我去过两个仙鹤村，一个是大庆油田附近的丹顶

鹤夏天群居地，再一个是柏林远郊的灰鹤村，深感仙鹤
了不起。鹤的声音之所以能传数公里，是因为发音器
官有150厘米；鹤飞行的速度每小时七八十公里，一天
可飞行300到800公里。不过鹤最可贵的我认为是抱
团，迁徙时是成百上千地一起飞，靠得最近的是家族，
无数的家族组成一个庞大的团队。
人们常把个人突出说成是“鹤立鸡群”，其实不是

这样，鹤立鸡群、雁群中不会居高临下，也不会与鸡、雁
争食、争高低，而是打成一片。鹤喜欢把巢建在村里的
大树上，村民的房顶上。村民以有鹤筑巢为幸事。村
民在自家的大门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鹤下了几个蛋、
孵出的是雌是雄，以便后来者统计。
适者生存，人与鹤和谐共处，鹤与鸡、雁等鸟类互

不侵犯。物竞天择，鹤爱吃小鱼小虾以及小型哺乳动
物。鹤让小鱼小虾吃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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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第二十四个节气，也是最后一
个节气。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树
木添了一个年轮，大人小孩长了一岁，时
光就这么滚滚向前，不留恋任何人，也不
等待任何人，任凭你感慨也没有什
么用。这就是所谓的“岁月不居”。
大暑相对于小暑，大寒相对于

小寒。“暑”是热，“寒”是冷。如果
把节气画成一个圆，我们会发现，
大暑与大寒、小暑与小寒，遥遥相
对，节气的体系性可见一斑。“寒”
字从造字上看，表示人在漏水的房
屋之中、缺衣少被需要用草来遮盖
身体。这种无处逃避的感觉，可以
参考《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
庙”所写：那草屋“四下里崩坏了，
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连林冲
这样的英雄好汉烤火都“觉得身上
寒冷”，何况一般人？写到这里，想
起黄梅戏里的两个名段，《天仙配》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
也甜”，以及《女驸马》“王三姐守寒
窑一十八载，刘翠屏苦度了一十六春”。
“寒窑”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西安大
雁塔附近还有一个寒窑遗址公园。在寒
窑面前，喜欢开口闭口说“寒舍”的人，大
多非富即贵，多少有点矫情。
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冬至

之后，太阳开始回归北半球。但是北半
球的热量入不敷出，气温继续下降，所以
最冷的时刻不出现在冬至，出现在小寒
大寒。在我的老家，皖西南的大别山区，
有“大寒小寒，冷成一团”的说法，很形
象。童年时两件事最怕，早晨怕起床，晚
上怕上茅房，都是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
争、不熬到最后一分钟决不妥协的事
情。当然，还怕洗澡，好在那时候一个冬
天也洗不了几次澡。真要洗澡就像上刑
场，高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
阳开”来给自己打气。这首歌叫《红梅
赞》，传唱几十年，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流
行歌曲所不能比拟的。自古以来，梅花

就是傲霜斗雪、不怕严寒的象征，“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来日绮窗前，寒梅
著花未”“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
溪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

香”……梅花是中国人的民族魂。
大寒正值“三九”“四九”时

节。干支纪日，从冬至后第一个
壬日算起，每九天算一个“九”，就
有了“九九歌”：“一九二九不伸
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
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沿开，八
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
地走。”2021年冬至是12月21日，
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是12月30

日，这天是一九的开始。许多人
以为冬至那天开始数九，是不准
确的。如果从冬至开始数九，大
寒最后一天，“五九”都结束了。
古人出门没汽车，在家没空

调，皇帝也只能派人去抢《卖炭
翁》的炭，一般人就更加没有好办
法，所以对“寒”的感受比今人更

深刻。“寒”因此在诗词中经常出现，是一
个高频词。有春寒，“漠漠轻寒上小楼，
晓阴无赖似穷秋”；有秋寒，“远上寒山石
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甚至有夏寒，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当然最多的
还是冬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
愿天寒”。唐朝是一个充满英雄气的时
代。面对自然界的“寒”，人们是积极的、
昂扬的、不可战胜的。“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日
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赧郎明月夜，歌
曲动寒川”“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
霁寒宵”“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
不起”……没有哪一首诗是畏畏缩缩的，
这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大寒结束旧的一年，新的一年已经

笑容可掬地走来。最后送上大家都很喜
欢的一首诗，清代诗人张维屏《新雷》：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
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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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
个十分珍视亲情的
民族。孝敬父母，
兄弟乃手足，对儿
女舐犊情深，这是
千百年来传承的固有优
良传统。正是由这千千万
万个和睦的小家组成了我
们和谐团结的大家庭。这
个血脉相承的传统，使中
华民族长盛不衰。这是
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
这种弥足珍贵的亲

情，是有其深厚的道德基
础和文化底蕴的。我读
《论语 ·学而》，对其中所说
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受教至深。孝顺父
母，尊重兄长，这是为仁之
本，炎黄子孙一直奉为圭
臬。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
的人，怎么可能爱祖国，爱
人民？“百善孝为先”，“孝”
是善之首。孔子在
《论语 ·里仁》中云：
“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作为子
女，连父母的年龄也不知
道，这样冷漠的人，怎么谈
得上孝顺？父母高寿，子
女自然欣喜；父母年迈意
味着正在走向人生边缘，
子女必然忧虑。凡是对父
母有真挚感情的人，都会
有这种本能的心理反应。
孔子的肺腑之言，乃炎黄
子孙共同的感情。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写于1925年。那么多年
过去了，为什么这篇散文
至今仍广为传诵？就是因
为他描述的父爱，儿子对
父亲体衰的忧心，这种朴
素的感情是炎黄子孙共有
的，所以能引起普遍的共
鸣。父亲的“我买几个橘
子去……”从儿子看着父
亲“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
慢探身下去”，他看着父亲
“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
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
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
的身体向左微倾，显出努

力的样子。”父亲这样的背
影，尽收儿子眼底，怎能不
潸然泪下呢？这一细节描
写，这个“背影”深深地印
嵌在作者的心灵中，也给
几代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
印象。我们民族的无数个
家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所以读后都会感同身受。
我读过冰心的《南

归》，副标题是：“贡献给母
亲在天之灵”。她细致地
写了母亲患病到病逝后安
葬的具体过程。在母亲下
葬时，家人们“随各剪下一
缕头发，连父亲和小菊的，
都装在一个小白信封里。”
冰心“还放入我头一次剃下

来的胎发（是母亲珍
重的用红线束起收存
起来的）”。这种母女
之情，是多么朴素和
真挚！我是年轻时

读的，但至今难以忘怀。
在古文中，也有不少

记叙亲情的名作。比如韩
愈的《祭十二郎文》，就是
一篇追忆侄儿的祭文。这
篇文章感人至深。作者少
孤，是由十二郎的母亲，也
就是其嫂抚养长大的。嫂
中年丧夫，是她把韩愈及
十二郎含辛茹苦地抚养成
人。因为这种特殊的境
遇，所以叔侄之间有着极
其深厚的亲情，也正如韩
愈所说，他家的血脉“在孙
惟汝，在子惟吾”。韩愈在
文中这样追忆：“嫂尝抚汝
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
惟此而已！’”这是痛彻心
肺之言。现在侄儿先叔父
而去，怎不令人心碎！这
篇祭文把骨肉之情，表达
到了极致。尤其是祭文的
后面几句：“生而影不与吾
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
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
尤！”读之无不动容。没有

深挚的亲情，是绝
对写不出这被称
为祭文中“千年绝
调”的文章的。
袁枚的《祭妹

文》为世人所知，其妹素
文是封建礼教的牺牲
品。这篇文章着重于怀
念，从朴实无华的叙事中
抒发兄妹亲情。忆及幼
时：“余捉蟋蟀，汝奋臂出
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
穴。”从捉虫到葬虫，兄妹
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予
弱冠粤行，汝掎裳悲恸。”
袁枚二十二岁赴广东探
望叔父，素文依依不舍地
拉着哥哥的衣裳。这些
琐事的记叙，充分表达了
兄妹之情深似海。
自古至今，中华民族

都是十分珍惜亲情的。这
种亲情是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炎黄子孙的共同基因。
最可贵的是我们这个民族
的“亲情”，实际上已扩大
到了邻里、同乡乃至整个
民族的骨肉同胞之间。因
此，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大
家庭和谐团结的基石。

周丹枫

弥足珍贵的亲情

前不久，有一电影摄
制组在老城区的江阴街进
行拍摄活动，引来不少网
红打卡。看到电视里也展
示出江阴街的镜头，我有
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我出生在江阴街，至

今仍记得是130号。那是
一个有些规模的石库门房
子，坐西朝东。大黑门进
去，是个大天井，右手墙角
一个自来水龙头与
水池。我们家在中
间的客堂间，紧贴
的南厢房，是外婆
和舅表哥一家。隔
开一个过道、北边
的厢房有一个和我
年龄相仿的男孩，
叫阿六头，他上面
有一群哥哥姐姐。
130号门口右边有个不算
大的木行（木料加工厂)，
时常传出机器轰鸣声。左
边就是江阴街了。130号
往右延伸，是一条没有名
字的小路。我记得很清
楚，江阴街的北侧，是敬业
中学。那时候学校围着黑
色篱笆，我听到早上广播
操的声音，就会奔过去、把
着篱笆，看里面的动静。

小小的我，当时有个念头，
以后要到里面读书——不
料，我初一升学就到了敬
业中学，而且一直延续到
高中，但那时候敬业中学
已经搬迁到尚文路，是当
时南市区最高的、刚刚新
造不久的五层楼。
我在江阴街上了幼

儿园。记得那是在东头
的跨龙路边上，一个不大

的地方。那时每
天来来回回都是
我一个人，要走十
来分钟吧，一直没
有大人带领。回
家以后，我同阿六
头一起玩得最多，
而且总是下刚刚
学会的象棋。大
概水平旗鼓相当，

输赢总是差不多。
那时江阴街都是弹硌

路，一块块两个拳头大小
花岗石拼砌而成。江阴街
往西，一幢高大旧房墙上
有个大大的白色“米”字，
这里原来是一家米店。再
往前一点，过了迎勋路是
江阴街露天菜场。一顶顶
硕大的黄布伞、白布伞遮
盖着一个个卖菜、鱼肉的
小摊。江阴街往西到了大
兴街有了一个停顿，然后
再往前。说起大兴街，上
海人至今流行“大兴”“开
大兴”口头禅，意思是吹
牛、说大话。茅盾先生曾
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说到，
上海人口头的这两个词，
源于当年的大兴街。大兴
街上有不少金银饰品加工
小店小铺，因为有人总是
在加工金银首饰时偷工减
料，就以“大兴”“开大兴”
给予嘲讽，流传至今。
和表哥一家住在一

起，总是很热闹，尤其礼拜
天，住在济南路的姨表哥
也过来，去蓬莱公园游玩、
到蓬莱电影院看电影，成
为保留节目。在那间客堂
间里，我的三弟出生了。
我还记得家里来了医生护
士好几个，那是大热天。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搬家了，从江阴街一路
往西，到了斜桥附近。因
为表哥还在那里，我还是
经常去江阴街。—个是到
表哥家，另外就是找阿六
头玩，当然，主要还是下象
棋。好像是个习惯，去那
里不是说去表哥处，而是
说去江阴街，总是在江阴
街上一路来回。两边的菜
摊在中午以后撤去，于是
边上的各种店家纷纷露

脸，一直到大兴街为止。
再往前，江阴街变得狭小，
终于到林荫路结束。不
久，表哥一家先是搬到马
当路，后来又搬到新落成
的天山新村，我就停止了
在江阴街上的徜徉。
没想到又同江阴街接

上缘分，是敬业中学读初
中的同班同学康麟就住在
江阴街，靠近大兴街边
上。本来我们联系不多，
但是在一次毕业以后老同
学活动中，已经在工厂上
班的康麟带了一个方镜箱
照相机，顿时把我们几个
吸引住了，更有吸引力的
是，康麟工作方便可以自
己冲洗照片——那个时
候，这是多么有趣味的事
呀！于是，我们几个要好
的同学家琪、阳明、宪声经
常在康麟江阴街上的家里
相聚。当然首先就是看照
片，大家笑呀、跳呀，为照

片而乐，为拍照片时的经
过而欢呼雀跃。然后在江
阴街上要站立好久，总有说
不完的话，依依不舍。
我曾经查找过江阴

街三个字的来历。上个
世纪初，曾有一江阴人在
这里造起江阴会馆，让江
阴人聚会、相聚，后来干脆
把门前的小路命名为江阴
街。小时候走过南京西路
黄陂北路，看到那里有江
阴路，好生奇怪，怎么同江
阴街如同胞兄弟？没有找
到有关出处。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

驹过隙，忽然而已。一晃，
多少年过去。几年前特意
去了江阴街，旧貌换新颜，
宽敞明亮，周围高楼矗立，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
以
鑫

江
阴
街

书法 张伟舫

戏里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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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以精品献人民，

用明德领风尚。


